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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九辩》“悲秋“主题看柳永羁旅词情感内涵与雅化的渊源
童梅  吴清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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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战国时期屈原《离骚》开创了”悲秋“传统，到了宋玉《九辩》奠定了羁旅词“悲秋”情感母题“秋士易感，

怀才不遇”，到了宋代，柳永部分羁旅词与宋玉《九辩》在主题内容和情感内涵上有着实质上的渊源关系，驱驱行役，苒苒光

阴，身世颠沛，人生境遇使其对宋玉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从而把悲秋的文学传统主题引入慢词，使慢词在题材和内容上得

以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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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秋”的训诂意义往往指愁或悲。

屈原《离骚》 就曾说：”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可以看出从屈原那里就

有了这个悲秋的传统，而“悲秋”的基本母题主要是由宋玉

的《九辩》所奠定的。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慓兮，

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皇天平分四时兮，窃

独悲此凛秋。”“靓杪秋之遥夜兮，心缭悷而有哀。”“廓

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

宋玉悲叹秋天草木衰败，天气凄清，感伤人生年华易

逝，境遇凄凉。从“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

自怜”的行文看，其所写者显系一次“失职”（被贬）之后

的艰难孤身长途跋涉（羁旅）。宋玉起于贫寒、终生处于困

顿之中，遭奸臣谗言，不为楚王所重，仅为陪笑的小臣，从

而发出“贫士失职”、“贤士失职”之不平呐喊。同时也成

为后世咏叹“贫士不遇”情感，形成“悲秋”文学的传统原

型母题。

一、柳永羁旅词“悲秋”之源

柳永的羁旅词多以秋天为背景，抒写其羁旅行役生涯的

内心感受，人或视之“羁旅悲秋词”或“悲秋词”。而“悲

秋”原型母题或主题原型是由宋玉在《九辩》中奠定的。那

么两者之间是否有联系呢?答案是肯定的。叶嘉莹先生作了深

刻之剖析

从春女善怀到秋士易感。前人写的是春女善怀，柳永

写出了秋士易感。叶先生说，这种高远悲慨的气象最早是出

现在李后主的词里，李后主是以深切易感之心达到这一点，

柳永是从景物上突破，这种突破很微妙地影响到后来的苏东

坡。而且其词中亦曾多次提及“悲秋”的宋玉，便更增加了

一种“秋士易感”的意味。“晚景萧疏，堪动宋玉悲凉”盖

宋玉《九辩》首章之开端即日：“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

草木摇落而衰变”，便显示了一种对美好对生命渐趋于衰败

消亡的悲衰与恐惧，而继之又日：“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

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则其“悲秋”所慨者之为贫士失

职、才人迟暮的悲哀，自然是显然可见的，而这种情意，就

正是柳永某些自我抒写情志之作品中的主要情意[1]。这是柳

永词最突出的”好处”。

从柳词批评史看，苏轼早已看出柳永《八声甘州》中

“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意象之“高处”不减

“唐人诗句”[2]，柳永写雨后的江天，清澈如洗，词句洗炼

大气磅礴。“风紧残照之关河楼头，境界绮丽而悲壮，声响

尤其动人。叹息花木万物凋残。写江流之无语东流，人也沉

默隐忧.写景含情，寄寓离别。因此苏轼叹为“唐人佳处，不

过如此”（赵令畤《侯鲭录》引），这正说明宋词可与唐诗

比美，而柳永更是代表作者。

下片换头之后，即景抒情，大开大合，呼应、问答、对

照，各种手法运用自如，如“不忍”句与“望故乡”两句，

系前呼后应.“叹年来”句与“何事”句，自问自答.“想佳

人”两句与“争知我”两句，两相对照.这都是一层深入一

层，一步紧接一步，在章法上是这样密接而又宕开，其中有

些句子的领字，如“不忍”“望”“叹”“想”“误”“争

知”，均贴切异常.而其中“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

际识归舟”，从艺术构思上是学习杜甫《月夜》思家的“今

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的手法，从对方写起.而句子又沿用

谢脁的《之宣城郡……》“天际识归舟”，然加上了“误几

回”意思完全相反，句子更为灵动.“争知我、倚阑干处，正

恁凝愁”，又为对方设想自己，然后戛然而止.

“杜诗柳词，皆无表德，只是实说.”（项安世《平斋杂

说》）以柳词与杜诗相提并论，在某些技巧方面是可以这样

说的.他的“长调尤能以沉雄之魄，清劲之气，寄奇丽之情，

作挥绰之声.”（郑文焯《大鹤山人词论》）在这首词里表现

得很充分.柳永不愧为慢词的奠基人，他开创了长短句式格律

词的新局面，在中国词史上有崇高的地位.

已暗示人们柳词蕴含着凄凉悲壮的情感意蕴，但如此全

面清晰地揭示柳永羁旅词中所传达的情感内涵及其渊源者，

则叶嘉莹先生当为第一人。

的确，宋玉及其作品对柳永的影响是很深刻的[4]，除叶

嘉莹先生外，曾大兴《柳永和他的词》一书对两者间的艺术

师承也有较详细的论述。我们有理由相信，千年以前的宋玉

无疑是柳永精神上的某种偶像。而在中国文学史上，就个人

身世经历与文学成就而言，柳永和宋玉最为相似。柳词中出

现过屈原、潘岳、宋玉等作家的名字，其中宋玉的形象及其

典故语汇最多，远超其他作家，以下试举几例：

（1）晚景萧疏，堪动宋玉悲凉（《玉蝴蝶》）

（2）当时宋玉，向此临水登山（《戚氏》）

（3）甚聒得，人心欲碎。更休道，宋玉多悲（《雪梅

香》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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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动悲秋情绪，当时宋玉正同（《雪梅香》

以上柳永的词句中宋玉意象与典故均化用宋玉的几部

作品，如《九辩》、《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风

赋》、《笛赋》，可见柳永对宋玉作品的熟悉程度。而且

“悲秋”的宋玉意象与典故只出现在柳永的羁旅词中。然而

仅凭这些似乎并不能说明柳永对宋玉及其作品之向慕有多

深。唐五代乃至宋代词人引用、化用前代诗句典故的现象是

非常普遍的，但与柳永同时代或晚唐五代词人作品中只有屈

指可数的几首留下了称引宋玉意象及其作品的语汇、典故的

痕迹，不仅在数量上不如柳永，而且对宋玉的作品之称引、

化用的重点也与柳永羁旅词有重大的差别：

（1）芙蓉凋嫩脸，杨柳坠新眉，摇落使人悲，断肠谁得

知。（温庭筠《玉蝴蝶》）

（2）何处游女蜀国多云雨，云解有情花解语。（韦庄

《清平乐》其三）

（3）画屏重叠巫阳翠，楚神尚有意。（牛峤《菩萨蛮》

其四）

（4）朝朝楚江边，几度降神仙。（毛文锡《巫山一段

云》）

从这些称引的重点来看，除了温庭筠的《玉蝴蝶》以

外，其余全是“多才多艺，风流多情”的宋玉形象。而且温

庭筠这首《玉蝴蝶》虽然用了“据落使人悲，断肠谁得知”

这种源自《九辩》的悲秋语句，但置于全词，却一点也看不

出《九辩》特具之“秋士不遇”感，而是将它抒写男女离别

时的痛苦相思之恋情。

因此，柳永羁旅词对宋玉及其作品的关注不仅是“空

前”的，而且对宋玉的执着焦点是悲秋的宋玉。例如，柳永

羁旅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时间意向是“秋”，在中国传统文

化中“秋”的训诂意义往往指愁或悲[5]。同时柳永羁旅词中

多次出现“宋玉”这一千古悲秋之祖的文人意象，可见，词

人对悲秋这一传统诗歌母题的继承主要是通过宋玉这个意

象及其《九辩》为中介。柳永的这种执着和所要传达的情感

内涵无疑是这样的：即由宋玉的《九辩》所奠定的“羁旅悲

秋”的题材及其所抒发的“秋士不遇”与“岁时易逝”的特

定情感。

二、《戚氏》穷通出处之“《九辩》”

南宋词评家王灼引其“前辈”云：“《离骚》寂寞千年

后，《戚氏》一曲凄凉终” [6]。其实，如果从二者所抒发的

情感内涵实质上看，并没有多少相近之处，“《九辩》寂寞

千年后，《戚氏》一曲凄凉终”，可能更符合实际。

由于宋玉的《九辩》把中国失意文人的怀才不遇感抒发

得极为深刻，所以赢得了历代失意文人的或贫士们的认同，

并逐渐地形成悲秋文学的传统，这种传统在科旅诗中表现得

较为突出。同时也成为后世咏叹“贫士不遇”或“怀才不

遇”的原型母题：

怆悦兮，去故而就新。

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

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

惆怅兮，而私自怜。

这几行诗可谓全诗之“灵魂”。它曾引起封建时代多少

失意文人“贫士不遇”共鸣，而正是在“贫士不遇”这千百

年来基本主题更之下，柳永便与贫士们有了共同语言。纵观

柳氏一生，早年困于场屋，不得不漫游干谒，备受舟车劳顿

之苦；及第后，又长期困于选调，可谓谙尽羁宦漂而之味，

人生的悲凉，仕途无望，身心疲惫使人在羁旅途中最他深味

到于百年来贫士们咏过的“羁旅归愁”之感。

当词人在饱尝仕官生涯的坎河艰辛之后， 更加深了怀才

不遇，岁时易逝情感体验，试看柳永词《凤归云向深秋》所

云：

向深秋，雨馀爽气肃西郊。陌上夜阑，襟袖起凉飙。

天末残星，流电未灭，闪闪隔林梢。又是晓鸡声断，阳乌光

动，渐分山路迢迢。

驱驱行役，苒苒光阴，蝇头利禄，蜗角功名，毕竟成何

事，浸相高。抛掷云泉，狎玩尘土，壮节等闲消。幸有五湖

烟浪，船风月， 会须归去老渔樵。

面对深秋时节，雨后的西郊凉爽肃杀。小路上黑夜将

尽，衣袖生起阵阵凉风。天的尽头星星将落，闪电在树梢那

边不停闪动。又是拂晓鸡呜声起时，明亮的阳光开始升动，

遥远的山路渐渐明晰。

“驱驱行役，苒苒光阴，蝇头利禄，蜗角功名”最终

体悟到了功名利禄之无望与无益。此时所写的词多以秋为背

景，气氛萧瑟，侧重抒写料旅行役之苦，抒发强烈的“怀才

不酒”、“才人遇寡”的下层贫士的落寞情绪，明显地带有

（九辩）的悲秋情感的影子，如《曲玉管》、《玉蝴蝶》

等。

陇首云飞，江边日晚，烟波满目凭阑久。一望关河萧

索， 千里清秋，忍凝眸?杳杳神京，盈盈仙子，别来锦字终

难偶。断雁无凭，冉冉飞下汀洲，思悠悠。

暗想当初，有多少、幽欢佳会，岂知聚散难期，翻成雨

恨云愁?阻追游。每登山临水，惹起平生心事，一场消黯，永

日无言，却下层楼。-----《曲玉管》

山岭之上，黄昏云彩飞，江边暮霭沉沉。眼前是一 片烟

波万里，凭栏久久望去，只见山河是那么清冷萧条，清秋处

处凄凉，让人心中不忍难受。在那遥远的神京，有一位盈盈

的如仙佳人。自从与我分手以来，再也没有她的音信，令词

人思念悠悠。

望处雨收云断，凭阑悄悄，目送秋光。晚景萧疏，堪

动宋玉悲凉。水风轻，蘋花渐老，月露冷、梧叶飘黄。遣情

伤。故人何在，烟水茫茫。

难忘，文期酒会，几孤风月，屡变星霜。海阔山遥，未

知何处是潇湘。念双燕、难凭远信，指暮天、空识归航。黯

相望。断鸿声里，立尽斜阳。------《玉蝴蝶》

悄悄地倚栏凝望，雨已停歇，云已散去，目送着秋色

消逝于天边。秋天的傍晚，景色萧瑟凄凉，真让人兴发宋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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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秋之叹。轻风拂过水面，白蘋花渐渐衰残，凉月使露水凝

住，梧桐树也禁不住月夜寒露的侵袭，叶子已片片枯黄。此

情此景，不由人寂寞感伤。

但这种“悲秋”型的特殊情感在《威氏》中表现得更为

淋漓尽致：

晚秋天。一霎微雨酒庭轩。槛菊萧疏， 井梧零乱惹残

烟。凄然。望乡关。 飞云黯恢夕用闲。当时宋玉悲感，向此

临水与登山。远道迢递补，行人凄楚，倦听陇水潺：正蝉吟

败叶，爱响衰草，相应喧啦。孤馆度日如年。风露渐变，悄

悄至更阑。长天净，绛河清浅，皓月婵娟。思编绵。夜永对

景，那堪用指，暗想以前。未名未禄，绮陌红楼，往往经岁

迁延。帝里风光好，当年少日，暮宴朝欢。况有狂朋怪侣，

遇当歌、对酒留连。别来迅景如梭，旧游似梦，烟水和何

限。念名利、惟悴长紫绊。追往事、空惨愁颜。漏箭移、稍

觉轻寒。渐鸣咽、画角效声残。对闲窗畔，停灯向晓，抱影

无眠。

在词调中，除了《莺啼序》之外，《戚氏》是一种较多

字数的词牌了。词分三叠，极利于铺排，柳永又最善铺叙，

在此词中他描述了一个“孤馆，度日如年”的漂泊客，面对

微雨疏菊夕阳残烟的惆怅。他敏感地觉到秋的妻凉、世态的

凄凉，他检讨着人生旅程中的悲欢离合，他慨叹于时如逝水

事无成。他像一个疲惫的旅客，心力交瘁，他禁受不了庭轩

微雨，萧疏槛菊，零乱井梧，衰草寒烟，以及一-望江关之

凄然，飞云黯淡夕阳间。这就像宋玉悲秋所赋：“悲哉，秋

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燎栗兮，若在远行，

登山临水兮，送将归。”（《九辩》）至于蝉吟于败叶，蛩

响在衰草，更是作者心绪的写照。正因心绪不佳，才更敏感

于蝉、蛩之声的凄惨。第一叠景物描写中已含情绪之渲染，

第二叠则由“孤馆，度日如年”直写个人的孤独感与对往事

的回忆，在他的回忆中充满着“未名未禄”与“绮陌红楼”

这一对可叹又难忘的现实。第三叠是对这一对现实之回忆的

展开：暮宴朝欢、狂朋怪侣、对酒当歌，使他度过了快乐的

青春，他无法否认那一段倚红偎翠的生活是他最难忘的好光

景；但同时，他也因此而失去了得名获利的机会。 在柳永，

是因为他生活在那样的时代他不能不那样想：在吾人，于理

解相水之余，则应思考专制时代不允许柳永及一切人有独立

之人格，柳永之人格悲剧，正是专制主义者以“使人不成其

为人“之手导演成功的。怀才不遇，是千古以来文人在文艺

作品里发牢骚的主要原因，不被统治者所用，就失去了个人

的价伯，这无论是作《离骚》的屈原还是作《戚氏》的柳永

都不能超越的一种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离骚》寂

寞千年后，以《戚氏》一曲凄凉终。

三、“怀才不遇”等情感主题的引入与柳永羁旅词词情

的雅化

柳永一生怀才不遇，何时去世，也说法不一，唐圭璋

先生说是在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吴熊和先生新证说应

较唐圭璋先生的说法再推迟一二年（《词学》第十辑，第

80页）；而薛瑞生先生则推测柳永可能活到英宗嘉祐八年

（1063年），那么柳永去世时快八十岁了（参见《乐章集校

注》之“前言”）。各说皆有依据，一时也难以确定。但是

他晚景凄凉，死得也凄凉，所以后来有传说是歌妓们花钱把

他埋葬的，她们还在每年的清明节到他的坟上纪念他，谓之

“吊柳会”。 柳永事迹虽不见经传，但他活在后世的传说

里，小说、戏剧都说着他的故事，他活在民间，在民间永

生。

客观地看，我们不难发现柳永羁旅词整体的情感内涵，

实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文人士大夫穷通出处之重大主题

范畴。若以王灼、张炎、沈义父等为代表的南宋雅正词学观

衡量，柳氏相当部分羁旅词应该说是符合其雅的标准的。王

灼《碧鸡漫志》卷二云：

前辈云：“《离骚》寂寞千年后，《戚氏》凄凉一曲

终。”《戚氏》，柳所作也。柳何敢知世间有《离骚》，惟

贺方回、周美成时时得之。贺《六洲歌头》、《望湘人》、

《吴音子》诸曲，周邦彦《大酎》、《兰陵王》诸曲最奇

崛，或谓深劲乏韵，此遭柳氏野狐涎吐不出者也。

其实，王灼以人论词不免偏颇，《离骚》《九辩》所

代表的屈、宋辞赋以抒发士大夫的穷通出处之感即“贤人

失志之赋[7]“是对“诗言志”原有讽谏颂美内涵的发展和引

申。宋玉《九辩》所奠定的“怀才不遇”、“秋士易感”等

情感母题，虽是柳永《戚氏》情感内涵实质最直接的源头，

但《戚氏》和贺、周之词都抒发了作者的身世之感，都可以

说是远绍《离骚》之意。张炎在《词源》卷下“杂论” 中

云：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 则失其雅正之

音， 耆卿、伯可不必论， 虽美成亦有所不免。如“为伊泪

落，”如“最苦梦魂，今霄不到伊行”，如“天便教人，霎

时相见何妨。”....所谓淳厚日变成浇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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